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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柴达木盆地的８种荒漠灌丛为研究对象，利用样方收获法对生物量及其分配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柴达木盆地荒漠灌丛生物量的空间分布具有高度异质性，介于１１．１１～５８．６３ｔ·ｈｍ－２，平均为２７．１５ｔ·ｈｍ－２。

灌木层生物量是整个荒漠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生物量组分，占总生物量的９２．７１％。灌木层地上生物量的变幅为

７．９３～４６．１０ｔ·ｈｍ－２，地下生物量的变幅为１．１５～２５．６４ｔ·ｈｍ－２。地上生物量远大于地下生物量，根冠比介于

０．０７～２．４５。几种荒漠植被的生物量在各个器官间分配格局为：枝生物量＞根生物量＞叶生物量，分别占建群种

生物量的比例为３８．０５％、３４．９２％、２７．０３％。影响柴达木生物量及其分配的因子主要是灌木的高度及土壤含

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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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生物量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重要载体，是生
态系统获取能量能力的主要体现，对于生态系统结
构的形成和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１］。生物量也
是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数量特征，是认识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的基础［２］。生物量的地上－地下分配关系
反映了植物的生长的策略［３－４］，是生态系统碳循环
的基础，也是理解生态系统中碳的分配与存储的关
键［５－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生物量的估算和分
配的研究 给 予 了 高 度 的 关 注，对 森 林［７－８］、草
原［９－１０］、湿地［１１］等陆地生态系统或群落的生物量分
布及格局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关于灌丛生态系统
的生物量分配格局的研究相对较少［１２－１４］，对干旱、
半干旱区的荒漠植被生物量分配格局研究更

少［１５－１６］。荒漠生态系统类型是发育在降水稀少、蒸
发强烈的极端干旱环境下的植物群落稀疏的生态系

统类型［１７］。灌木作为群落优势植物生活型是干旱
荒漠系统区别于半干旱草原或草地生态系统的最显

著的特征之一［１８］，它在维持荒漠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生态服务功能及稳定性方面具 有 重 要 作
用［１９－２０］。灌木生物量是评价荒漠生态系统功能和

进行碳循环研究的基础，分析荒漠生态系统中优势
种生物量分配策略，对深入理解碳在植物各器官间
的分配过程和储藏比例、碳素在地上－地下的分配格
局以及估算植物根系中有机碳的存储量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２１－２２］。荒漠是世界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约占陆地总面积的１８．５％［２３］，在碳循环
过程中，植物的生物量积累是荒漠生态系统中的主
要碳汇，虽然全球荒漠地区的平均生物量较低（约７
Ｍｇ·ｈｍ－２），但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其在世界碳
循环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引起各国科学家和研究学者

的重视［２４］，北美的Ｓｏｎｏｒａｎ沙漠面积约占世界荒漠
面积的１％，而生物量却占４．４％，表现出了较强的
碳汇集能力［２５］。全球范围内荒漠地区的总面积约
为２．８×１０７　ｋｍ２，总碳存储量约为１０×１０１３　ｋｇ［２６］。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有２．６４×１０６　ｋｍ２，占
国土面积的２７％，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２７］。因
而研究荒漠地区植被的生物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了

解和揭示荒漠系统的碳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
于了解区域尺度上生物多样性现状以及生态系统稳

定性具有一定的作用。灌木是中国干旱荒漠区的主
要的优势植物生活型，其在群落的存在有益于退化
荒漠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柴达木盆地地处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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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西北部，面积约２．７５×１０５　ｋｍ２，是中国地势最高
的内陆盆地，盆地内的植被属荒漠半荒漠植被类型，
旱生和盐生是其突出的生态特性［２８］，荒漠植被占植
被总面积的６３％，以具有高度抗旱能力的灌木、半
灌木和草本为主。本研究旨在探明该地区主导灌木
物种的生存适宜机制，进而为干旱荒漠区生物多样
性的维持、退化荒漠系统的生态恢复，实现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基础。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研究区概况

柴达木盆地（３５°００′—３９°２０′Ｎ、９０°１６′—９９°１６′
Ｅ，海拔２　６７６～６　８６０ｍ）地处青海省西北部，面积约

２．７５×１０５　ｋｍ２，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缓倾，是中国地
势最高的内陆盆地。柴达木盆地属干旱、多风的大
陆性气候，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终年干燥少雨，以
干旱为主要特点［２９］。盆地内自然环境恶劣，年气温

１．２～４．３℃，年降水量自东南部的２００ｍｍ递减到
西北部的１５ｍｍ（集中在６—９月），由东至西蒸发
量２　０８８．８～３　２９７．９ｍｍ［３０］。盆地主要土类为盐化
荒漠土和石膏荒漠土，盆地内植被覆盖率小于５％，
森林覆盖率为０．８４％［３１］，盆地内植被稀疏，种类单
纯，不足２００种，属荒漠、半荒漠植被，荒漠植被占植
被总面积的６３％，以具有高度抗旱能力的灌木、半
灌木和草本为主，分布于砾石戈壁、洪积平原沙漠
带［２９］。植被结构简单，约有３／５的群丛由一个或几
个种组成。在山麓洪积扇和冲积－洪积平原上以膜
果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梭梭（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和红砂（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ａ）等灌
木所组成的荒漠植被群落为主；在盐性沼泽及盐湖、
河流沿岸，莎草科密生形成草丘，盐湖与沼泽外围以

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与赖草（Ｌｅｙｍｕｓ　ｓｅｃａｌｉ－
ｎｕｓ）为主。

２．２　研究方法

柴达木盆地内的植被主要以唐古特白刺（Ｎｉ－
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盐爪爪（Ｋａｌｉｄｉｕｍ　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猪毛菜（Ｓａｌｓ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ｎａ）、合头草（Ｓｙｍｐｅｇｍａ　ｒｅｇｅ－
ｌｉｉ）等荒漠灌木种为主要优势种和建群种。按照试
验样地的具体情况和试验的需求，综合考虑地形、物
种分布，于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９月在柴达木盆
地进行样地设置及样方调查，在地势平坦、物种群落
结构特征明显、未受到强干扰的条件下，沿着东西方
向随机布置１９个样地，这些条件保证了选择的样地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样地位置选好后，在有代表性
的位置设置１０ｍ×１０ｍ的样方，每个地点样地重
复３个，重复样地边缘两两之间最小距离５ｍ，最大
距离不超过５０ｍ。在每个１０ｍ×１０ｍ的样方内，
对全部灌木进行分种调查，将每种灌木按其最大高
度划分高度级，对于每一高度级的同一灌木种，记录
其种名、高度、冠幅，并记录其群落生长期等。灌木
层生物量由收获法获得，在每个样方中，选取１ｍ×
１ｍ代表性样方，对生物量进行收割，并将优势种、
分种、分部分称重（根、茎、叶）并取样，带回实验室烘
干称量。在每个样方中，选取１ｍ×１ｍ的代表性
样方，将生物量进行收割，并将优势种分种、分部分
取样并称鲜质量，带回实验室烘干称量。在样地内
每个样方外邻近样方的位置选取１个１ｍ×１ｍ的
小样方，在每个样方内收集全部地表凋落物，分别称
量后装入样品袋中，做好标记。带回实验室，将取回
的灌木和凋落物于８０℃下烘干至恒定得其干质量，
换算得到单位面积生物量。土壤水分由土壤水分测
定仪（ＴＤＲ）测定。采样区的主要情况如表１。

表１　样点分布地区主要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群落类型 纬度（Ｎ） 经度（Ｅ） 海拔／ｍ 坡度／（°） 土壤湿度／％

唐古特白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３７°１３′１８．３６″ ９７°３０′４８．１０″ ２　８６９　 ０　 １８．３８

盐爪爪（Ｋａｌｉｄｉｕｍ　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３６°５９′２８．３０″ ９８°１２′１１．４４″ ２　９６１　 ８　 ３．９６

驼绒藜（Ｃ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ｌａｔｅｎｓ） ３７°１５′４８．８８″ ９７°２４′４０．１６″ ２　８９４　 ０　 ２．５６

膜果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３６°１１′０７．３３″ ９４°４６′５３．０８″ ３　０９１　 ０　 ４．７２

沙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ｄｅｓｅｒｔｏｒｕｍ） ３６°５２′１０．７７″ ９８°３２′４０．７２″ ２　９６４　 ０　 ５．４５

蒿叶猪毛菜（Ｓａｌｓｏｌａ　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 ３６°２４′４７．９５″ ９８°４０′１７．６６″ ３　６４２　 ３　 １９．９６

合头草（Ｓｙｍｐｅｇｍａ　ｒｅｇｅｌｉｉ） ３５°５３′２５．４７″ ９４°４２′５７．５０″ ２　８６９　 ０　 １３．９８

猪毛菜（Ｓａｌｓｏｌａ　ｃｈｉｎｇ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３６°００′１４．１４″ ９７°４２′４０．１２　 ２　８９４　 ０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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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数据分析

数据处理使用ＳＰＳＳ软件，对不同灌木种地上、
地下、凋落物量和总生物量的特征，每种灌木地上部
分各器官之间以及地下－地上生物量的分配特征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辅助作图。数
据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荒漠灌丛植被群落结构特征

柴达木盆地内植被稀疏，以具有高度抗旱能力
的灌木、半灌木和草本为主，盐生植被较多。本研究
设置了１９个荒漠灌丛样地，共涉及到８个群系类
型，１７个灌丛物种。柴达木盆地荒漠灌丛种群构成
单一，偶有伴生种。灌丛群落建群种和优势种以唐
古特白刺、盐爪爪、膜果麻黄、猪毛菜为主，伴生种主
要有中亚紫菀木（Ａｓｔｅｒｏｔｈａｍｎｕ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ａｓｉａｔｉｃ－
ｕｓ）、红砂、刺叶柄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ａｃｉｐｈｙｉｌａ）等，草
本植被稀疏，常见的有芦苇和赖草等。群落盖度

１１％～７６％，蒿叶猪毛菜灌丛的群落盖度最大，最小
的是驼绒藜灌丛。为了适应盆地内的恶劣环境，盆
地内的荒漠植被植株普遍矮小，灌丛高度０．１～０．９
ｍ，平均０．４ｍ。盆地内荒漠植被的形态和群落特
征如表２所示。
表２　柴达木盆地内荒漠灌丛群落结构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群落类型 伴生种 盖度／％ 高度／ｍ

唐古特白刺 — ３２．３３　 ０．８８

盐爪爪 — ７６．１２　 ０．１０

驼绒藜 猪毛菜 ７１．１４　 ０．１３

膜果麻黄 — ４９．５０　 ０．３１

沙蒿 蒿叶猪毛菜，红砂等 ３８．００　 ０．１６

蒿叶猪毛菜 西伯利亚白刺 ２９．３０　 ０．５０

合头草 猪毛菜，中亚紫菀木 ２０．６７　 ０．６７

猪毛菜 中亚紫菀木，刺叶柄棘豆 １１．３０　 ０．４１

３．２　柴达木盆地主要类型灌丛生物量

柴达木盆地的草本植物稀疏，草本层植物层片
受到极端干旱气候条件、风蚀、过度放牧及沙埋等因
素的胁迫，在整个群落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因此，草
本植被生物量忽略不计。本文所指的生物量是灌木

层和凋落物层生物量之和。由表３可知，柴达木盆
地不同类型灌丛的生物量差异较大，在所调查的８
种类型灌丛中，荒漠灌丛的生物量介于１１．１１～
５８．６３ｔ·ｈｍ－２，平均为２７．１５ｔ·ｈｍ－２。这与水热
条件、地形特征、土壤及灌丛类型的分布有关。唐古
特白刺灌丛的生物量最大，达到５８．６３ｔ·ｈｍ－２，该
灌丛具有叶簇生、肉质、根系发达等适应干旱环境生
长的特点。其次是蒿叶猪毛菜灌丛和沙蒿灌丛，生
物量分别达３７．８９ｔ·ｈｍ－２和３４．２０ｔ·ｈｍ－２。这
两种灌丛类型的生长密度比较大，持水能力较强。
合头草灌丛的生物量最小，为１１．１１ｔ·ｈｍ－２，该类
型的灌丛虽然整体盖度较大，但植株矮小，分布不
均，生活史较短，从而导致了群落生物量的积累也较
少。导致不同类型的灌丛生物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不同灌丛群落间的建群种和优势种类型的不同。群
落生物量较高的灌丛类型其建群种和优势种往往是

植株体积和盖度比较大的灌木，如唐古特白刺、蒿叶
猪毛菜、沙蒿等，而生物量较低的灌丛类型的建群种
和优势种往往是小灌木或半灌木，这类植被生长稀
疏，植株个体矮小，如合头草、猪毛菜灌丛。在柴达
木盆地荒漠植被中，灌木层生物量的比例占总生物
量的比例高达９２．９１％，凋落物层仅占总生物量的

７．０９％。
表３　柴达木盆地几种荒漠植被的生物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ｒｕｂ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群落类型
生物量／（ｔ·ｈｍ－２）

灌木层 凋落物层 总体

唐古特白刺 ５５．６７±６．２８ａ ２．９６±０．２３ａ ５８．６３±６．５１ａ

盐爪爪 ３６．０９±１．４１ｂｃ　 １．８０±０．０８ｂ　 ３７．８９±１．４８ｂ

驼绒藜 ９．２７±０．７１ｄ　 １．８４±０．１７ｂ　 １１．１１±０．８８ｃ

膜果麻黄 １１．２０±１．２１ｃｄ　 １．７４±０．１７ｂ　 １２．９４±１．３８ｃ

沙蒿 １７．４２±０．８９ｃｄ　 ０．７６±０．１４ｃ　 １８．１７±１．０３ｃ

蒿叶猪毛菜 ３２．１２±０．９１ｃ　 ２．０８±０．０４ｂ　 ３４．２０±０．９５ｂｃ

合头草 ２９．７４±１．７４ｃｄ　 ３．１９±０．０５ａ ３２．９３±１．７９ｂｃ

猪毛菜 １０．３４±１．８２ｃｄ　 １．０±０．０１ｃ　 １１．３６±１．８３ｃ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３．３　不同类型灌丛的建群种生物量及其分配

建群种是群落优势种中的最优者，在群落结构
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生物量的分
配决定着整个群落的生物量分配格局。由表３和表

４可见，在所调查的荒漠灌丛类型中，各个群落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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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柴达木盆地荒漠灌丛建群种生物量的分配

Ｔａｂｌｅ　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ｈｒｕｂ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群落类型
生物量／（ｔ·ｈｍ－２）

叶 枝干 地下 地上 总体

根冠比

唐古特白刺 １８．５９±２．７９ａ ２７．５１±２．９６ａ ９．５７±０．５２ａ ４６．１０±５．７５　 ５５．６７±６．５１ａ ０．２１

盐爪爪 ２．５９±０．２４ｂ　 ７．８６±０．１８ｃ　 ２５．６４±０．９９ｂ　 １０．４５±０．４２　 ３６．０９±１．４８ｂｃ　 ２．４５

驼绒藜 ２．６２±０．２４ｂ　 ５．５０±０．４５ｄ　 １．１５±０．０２ｃ　 ８．１２±０．６９　 ９．２７±０．８８ｄ　 ０．１４

膜果麻黄 ２．８２±０．２１ｂ　 ５．１０±０．９０ｄ　 ３．２７±０．０９ｃ　 ７．９３±１．１１　 １１．２０±１．３７ｃｄ　 ０．４１

沙蒿 ７．３９±０．６３ｂ　 ４．４０±０．１８ｄ　 ５．６２±０．０８ｃ　 １１．８０±０．８１　 １７．４２±１．０３ｃｄ　 ０．４８

蒿叶猪毛菜 ２．４２±０．１０ｂ　 １４．３６±０．６６ｃ　 １５．３４±０．１４ｂｃ　 １６．７８±０．７６　 ３２．１２±０．９５ｃ　 ０．９１

合头草 １４．２７±１．０１ａ ７．６０±０．３３ｂ　 ７．８６±０．４１ｃ　 ２１．８８±１．３４　 ２９．７４±１．７９ｃｄ　 ０．３６

猪毛菜 ３．８４±１．１７ｂ　 ４．４７±０．６１ｄ　 ２．０４±０．０４ｃ　 ８．３０±１．７８　 １０．３４±１．８４ｃｄ　 ０．２５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种的生物量介于９．２７～５５．６７ｔ·ｈｍ－２，平均为

２５．２３ｔ·ｈｍ－２，占整个灌丛群落总生物量的比例介
于８４．４３％～９４．４６％。建群种生物量最大的是唐
古特白刺灌丛，为５５．６７ｔ·ｈｍ－２，最小的是合头草
灌丛，为９．２７ｔ·ｈｍ－２，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相差６
倍多。建群种生物量分配与灌丛类型的总生物量分
配特征一致，表明灌木层是整个荒漠灌丛生态系统
生物量的主要组成部分。生物量在各个器官间的分
配比例和关系是植被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柴达木盆
地荒漠灌丛的建群种生物量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

地上生物量介于７．９３～４６．１０ｔ·ｈｍ－２，地下生物
量介于１．１５～２５．６４ｔ·ｈｍ－２，根冠比为０．１４～
２．４５。建群种各个器官生物量按大小顺序是枝干＞
根＞叶，其占建群种生物量的比例分别为３８．０５％、

３４．９２％、２７．０３％。

３．４　生物量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植被的生物量的变化是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干旱、半干旱地区主要的气候特征是干旱少
雨，因此有效的水分成为影响植被分布的主要因
素［３２－３３］。海拔、温度、降水、土壤水分含量是影响生
物量分配的关键因子，为了探寻影响柴达木盆地内
荒漠植被生物量分配格局的因子，本研究主要分析
了群落总生物量与海拔和土壤水分含量间及群落结

构间的关系。海拔主导着一个地区的温度和降水，
在干旱区，降水稀少，植物生存所依赖的唯一水源是
地下水，在一定程度上土壤水分含量决定了植物种
群的发育和群落演替。
由图１可知，灌木的高度与生物量间呈现出一

种多项式关系。其中，灌木高度对地上生物量的影

响最大，Ｒ２高达０．９７４１（ｐ＜０．０１），而和地下生物量
的关系却不是很明显，Ｒ２只有０．０８２７（ｐ＞０．０５）。
这说明在荒漠地区，植被的高矮决定着其地上生物
量的大小，地上生物量随着植株高度的增高而增大，
对地下生物量却不是很明显。

　　从土壤水分与荒漠灌丛生物量之间的关系（图

２）可以看出，土壤水分影响着植被生物量的分布，土
壤水分含量与地上生物量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

Ｒ２达到０．５３３７（ｐ＜０．０５），而与地下生物量、凋落物
生物量和总生物量间呈现出一种多项式函数关系。
在荒漠地区，降水稀少，植被生存更加依赖地下水。
此外，为了更加明确地解释影响生物量的因子，本研
究还分析了植被生物量与海拔、植被盖度以及植被
密度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植被生物量与海拔和
盖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李卫红等［１５］认为在
干旱区，降水稀少，植物生存所依赖的唯一水源是地
下水，在一定程度上，地下水埋深浅决定着植物种群
的发育和群落的演替。此外，崔夺等［３４］对北方荒漠
及荒漠化地区草地地上生物量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

明，水分条件是导致北方典型荒漠及荒漠化地区植
被生物量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土壤的理化性质如
土壤ｐＨ值、土壤营养元素含量以及柴达木盆地的
日照强度和蒸散量、植被的年龄、生活史等都可能对
植被的生物量产生影响，人类社会活动（如放牧）等
社会因素对植被生物量分布也有一定的作用。

４　讨论

柴达木盆地植被稀疏，物种结构单一，以抗旱、

耐盐的荒漠灌丛植被类型为主，柴达木盆地的灌
丛植被生物量介于１１．１１～５８．６３ｔ·ｈｍ－２，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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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植株高度与生物量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ｒｕｂ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图２　土壤含水量与生物量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２７．１５ｔ·ｈｍ－２。植被生物量主要集中在地上，根冠
比介于０．１４～２．４５，这与Ｊｉｎ等［３５］对内蒙古鄂尔多

斯荒漠灌丛生物量的研究结果相似，其研究结果表
明，荒漠灌丛地上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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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根冠比０．２５～０．８２［３５］。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可
能由于：（１）柴达木盆地内的主要灌丛植被植株矮
小，在地下的根系辐射的距离范围有限；（２）地下生
物量的取样深度有限。本文中荒漠灌丛的地下生物
量取样深度只到１ｍ，有可能地下生物量没有取尽，
导致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相比小得多。
盆地内典型优势植被类型唐古特白刺、蒿叶猪

毛菜和沙蒿灌丛群落具有较高的生物量。影响该地
区生物量分配格局的因素很多，灌木的群落结构特
征如灌丛的形态和植株高度等对灌丛的生物量有重

要影响，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了必须的水分，土壤水
分与荒漠灌丛的生物量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土
壤含水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植被生长的状况。年均
温、年降雨量对该地区灌木植被的影响机制尚不清
楚，但降水的季节分配对植物的生长和植被的生产
力形成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干旱和半干旱的荒漠
地区。柴达木盆地内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７—９
月），其他季节几乎没有降水，也导致了植被生长不
均。将来应该集中在更加详细地研究气候变化以及
人为活动对柴达木盆地荒漠植被生物量分配模式机

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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